
第一零四回 醉金刚小鳅生大浪 痴公子馀痛触前情 

 

话说贾雨村刚欲过渡，见有人飞奔而来，跑到跟前，口称：“老爷，方才进

的那庙火起了！”雨村回首看时，只见烈炎烧天，飞灰蔽目。雨村心想，

“这也奇怪，我才出来，走不多远，这火从何而来？莫非士隐遭劫于此？”

欲待回去，又恐误了过河，若不回去，心下又不安。想了一想，便问道：

“你方才见这老道士出来了没有？”那人道：“小的原随老爷出来，因腹内

疼痛，略走了一走。回头看见一片火光，原来就是那庙中火起，特赶来禀知

老爷。并没有见有人出来。”雨村虽则心里狐疑，究竟是名利关心的人，那

肯回去看视，便叫那人：“你在这里等火灭了进去瞧那老道在与不在，即来

回禀。”那人只得答应了伺候。 

  雨村过河，仍自去查看，查了几处，遇公馆便自歇下。明日又行一程，

进了都门，众衙役接着，前呼后拥的走着。雨村坐在轿内，听见轿前开路的

人吵嚷。雨村问是何事。那开路的拉了一个人过来跪在轿前禀道：“那人酒

醉不知回避，反冲突过来。小的吆喝他，他倒恃酒撒赖，躺在街心，说小的

打了他了。”雨村便道：“我是管理这里地方的。你们都是我的子民，知道

本府经过，喝了酒不知退避，还敢撒赖！”那人道：“我喝酒是自己的钱，

醉了躺的是皇上的地，便是大人老爷也管不得。”雨村怒道：“这人目无法

纪，问他叫什么名字。”那人回道：“我叫醉金刚倪二。”雨村听了生气，

叫人：“打这金刚，瞧他是金刚不是！”手下把倪二按倒，着实的打了几

鞭。倪二负痛，酒醒求饶。雨村在轿内笑道：“原来是这么个金刚么。我且

不打你，叫人带进衙门慢慢的问你。”众衙役答应，拴了倪二，拉着便走。

倪二哀求，也不中用。雨村进内复旨回曹，那里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那街上看热闹的三三两两传说：“倪二仗着有些力气，恃酒讹人，今儿

碰在贾大人手里，只怕不轻饶的。”这话已传到他妻女耳边。那夜果等倪二



不见回家，他女儿便到各处赌场寻觅，那赌博的都是这么说，他女儿急得哭

了。众人都道：“你不用着急。那贾大人是荣府的一家。荣府里的一个什么

二爷和你父亲相好，你同你母亲去找他说个情，就放出来了。”倪二的女儿

听了，想了一想，”果然我父亲常说间壁贾二爷和他好，为什么不找他

去。”赶著回来，即和母亲说了。娘儿两个去找贾芸。 

  那日贾芸恰在家，见他母女两个过来，便让坐。贾芸的母亲便倒茶。倪

家母女即将倪二被贾大人拿去的话说了一遍，”求二爷说情放出来”。贾芸

一口应承，说：“这算不得什么，我到西府里说一声就放了。那贾大人全仗

我家的西府里才得做了这么大官，只要打发个人去一说就完了。”倪家母女

欢喜，回来便到府里告诉了倪二，叫他不用忙，已经求了贾二爷，他满口应

承，讨个情便放出来的。倪二听了也喜欢。 

  不料贾芸自从那日给凤姐送礼不收，不好意思进来，也不常到荣府。那

荣府的门上原看着主子的行事，叫谁走动才有些体面，一时来了他便进去通

报，若主子不大理了，不论本家亲戚，他一概不回，支了去就完事。那日贾

芸到府上说“给琏二爷请安”。门上的说：“二爷不在家，等回来我们替回

罢。”贾芸欲要说“请二奶奶的安”，生恐门上厌烦，只得回家。又被倪家

母女催逼着说：“二爷常说府上是不论那个衙门，说一声谁敢不依。如今还

是府里的一家，又不为什么大事，这个情还讨不来，白是我们二爷了。”贾

芸脸上下不来，嘴里还说硬话：“昨儿我们家里有事，没打发人说去，少不

得今儿说了就放。什么大不了的事！”倪家母女只得听信。 

  岂知贾芸近日大门竟不得进去，绕到后头要进园内找宝玉，不料园门锁

著，只得垂头丧气的回来。想起“那年倪二借银与我，买了香料送给他，才

派我种树。如今我没有钱去打点，就把我拒绝。他也不是什么好的，拿着太

爷留下的公中银钱在外放加一钱，我们穷本家要借一两也不能。他打谅保得

住一辈子不穷的了，那知外头的声名很不好。我不说罢了，若说起来，人命

官司不知有多少呢。”一面想着，来到家中，只见倪家母女都等著。贾芸无



言可支，便说道：“西府里已经打发人说了，只言贾大人不依。你还求我们

家的奴才周瑞的亲戚冷子兴去才中用。”倪家母女听了说：“二爷这样体面

爷们还不中用，若是奴才，是更不中用了。”贾芸不好意思，心里发急道：

“你不知道，如今的奴才比主子强多著呢。”倪家母女听来无法，只得冷笑

几声说：“这倒难为二爷白跑了这几天，等我们那一个出来再道乏罢。”说

毕出来，另托人将倪二弄了出来，只打了几板，也没有什么罪。 

  倪二回家，他妻女将贾家不肯说情的话说了一遍。倪二正喝着酒，便生

气要找贾芸，说：“这小杂种，没良心的东西！头里他没有饭吃要到府内钻

谋事办，亏我倪二爷帮了他。如今我有了事他不管。好罢咧，若是我倪二闹

出来，连两府里都不干净！”他妻女忙劝道：“嗳，你又喝了黄汤便是这样

有天没日头的，前儿可不是醉了闹的乱子，捱了打还没好呢，你又闹了。”

倪二道：“捱了打便怕他不成，只怕拿不著由头！我在监里的时候，倒认得

了好几个有义气的朋友，听见他们说起来，不独是城内姓贾的多，外省姓贾

的也不少。前儿监里收下了好几个贾家的家人。我倒说，这里的贾家小一辈

子并奴才们虽不好，他们老一辈的还好，怎么犯了事。我打听打听，说是和

这里贾家是一家，都住在外省，审明白了解进来问罪的，我才放心。若说贾

二这小子他忘恩负义，我便和几个朋友说他家怎样倚势欺人，怎样盘剥小

民，怎样强娶有男妇女，叫他们吵嚷出来，有了风声到了都老爷耳朵里，这

一闹起来，叫你们才认得倪二金刚呢！”他女人道：“你喝了酒睡去罢！他

又强占谁家的女人来了，没有的事你不用混说了。”倪二道：“你们在家里

那里知道外头的事。前年我在赌场里碰见了小张，说他女人被贾家占了，他

还和我商量。我倒劝他才了事的。但不知这小张如今那里去了，这两年没

见。若碰著了他，我倪二出个主意叫贾老二死，给我好好的孝敬孝敬我倪二

太爷才罢了。你倒不理我了！”说著，倒身躺下，嘴里还是咕咕嘟嘟的说了

一回，便睡去了。他妻女只当是醉话，也不理他。明日早起，倪二又往赌场

中去了。不题。 



  且说雨村回到家中，歇息了一夜，将道上遇见甄士隐的事告诉了他夫人

一遍。他夫人便埋怨他：“为什么不回去瞧一瞧，倘或烧死了，可不是咱们

没良心！”说著，掉下泪来。雨村道：“他是方外的人了，不肯和咱们在一

处的。”正说著，外头传进话来，禀说：“前日老爷吩咐瞧火烧庙去的回来

了回话。”雨村踱了出来。那衙役打千请了安，回说：“小的奉老爷的命回

去，也不等火灭，便冒火进去瞧那个道士，岂知他坐的地方多烧了。小的想

着那道士必定烧死了。那烧的墙屋往后塌去，道士的影儿都没有，只有一个

蒲团，一个瓢儿还是好好的。小的各处找寻他的尸首，连骨头都没有一点

儿。小的恐老爷不信，想要拿这蒲团瓢儿回来做个证见，小的这么一拿，岂

知都成了灰了。”雨村听毕，心下明白，知士隐仙去，便把那衙役打发了出

去。回到房中，并没提起士隐火化之言，恐他妇女不知，反生悲感，只说并

无形迹，必是他先走了。 

  雨村出来，独坐书房，正要细想士隐的话，忽有家人传报说：“内廷传

旨，交看事件。”雨村疾忙上轿进内，只听见人说：“今日贾存周江西粮道

被参回来，在朝内谢罪。”雨村忙到了内阁，见了各大人，将海疆办理不善

的旨意看了，出来即忙找著贾政，先说了些为他抱屈的话，后又道喜，问：

“一路可好？”贾政也将违别以后的话细细的说了一遍。雨村道：“谢罪的

本上了去没有？”贾政道：“已上去了，等膳后下来看旨意罢。”正说著，

只听里头传出旨来叫贾政，贾政即忙进去。各大人有与贾政关切的，都在里

头等著。等了好一回方见贾政出来，看见他带着满头的汗。众人迎上去接

着，问：“有什么旨意。”贾政吐舌道：“吓死人，吓死人！倒蒙各位大人

关切，幸喜没有什么事。”众人道：“旨意问了些什么？”贾政道：“旨意

问的是云南私带神枪一案。本上奏明是原任太师贾化的家人。主上一直记着

我们先祖的名字，便问起来。我忙着磕头奏明先祖的名字是代化，主上便笑

了，还降旨意说：‘前放兵部，后降府尹的，不是也叫贾化么？’”那时雨

村也在傍边，倒吓了一跳，便问贾政道：“老先生怎么奏的？”贾政道：



“我便慢慢奏道：’原任太师贾化是云南人；现任府尹贾某是浙江人。”主

上又问：‘苏州刺史奏的贾范，是你一家子么？’我又磕头奏道：‘是。’

主上便变色道：‘纵使家奴强占良民妻女，还成事么？’我一句不敢奏。主

上又问道：‘贾范是你什么人？’我忙奏道：‘是远族。’主上哼了一声，

降旨叫了出来。可不是诧事！”众人道：“本来也巧。怎么一连有这两件

事？”贾政道：“事倒不奇，倒是都姓贾的不好。算来我们寒族人多，年代

久了，各族都有。现在虽没有事，究竟主上记着一个“贾”字就不好。”众

人说：“真是真，假是假，怕什么？”贾政道：“我心里巴不得不做官，只

是不敢告老，现在我们家里两个世袭，这也无可奈何的。” 雨村道：“如

今老先生仍是工部，想来京官是没有事的。”贾政道：“京官虽然没事，我

究竟做过两次外任，也就说不齐了。”众人道：“二老爷的人品行事，我们

都佩服的。就是令兄大老爷，也是个好人。只要在令侄辈上严紧些就是

了。”贾政道：“我因在家的日子少，舍侄的事情不大查考，我心里也不甚

放心。诸位今日提起，都是至相好，或者听见东宅的侄儿家有什么不奉规矩

的事么？”众人道：“没听见别的，只是几位侍郎心里不大和睦，内监里头

也有些。想来不怕什么，只要嘱咐那边令侄，诸事留神就是了。”众人说

毕，举手而散。 

  贾政然后回家。众子侄等都迎接上来。贾政迎著请贾母的安，然后众子

侄俱请了贾政的安，一同进府。王夫人等已到了荣禧堂迎接。贾政先到了贾

母那里拜见了，陈述些违别的话。贾母问探春消息，贾政将许配探春的事都

禀明了，还说：“儿子起身急促，难过重阳，虽没有亲见，听见那边亲家的

人来说的极好。亲家老爷太太都说请老爷太太的安。还说今冬明春，大约还

可调进京来。这便好了。如今闻得海疆有事，只怕那时还不能调。”贾母始

则因贾政降调回来，知探春远在他乡，一无亲故，心下伤感；后听贾政将官

事说明，探春安好，也便转悲为喜，便笑着叫贾政出去。然后弟兄相见，众

子侄拜见，定了明日清晨拜祠堂。 



  贾政回到自己屋内，王夫人等见过，宝玉，贾琏替另拜见。贾政见了宝

玉果然比起身之时脸面丰满，倒觉安静，独不知他心里糊涂，所以心甚喜

欢，不以降调为念，心想幸亏老太太办理的好。又见宝钗沉厚更胜老时，兰

儿文雅俊秀，便喜形于色。独见环儿仍是先前，究不甚钟爱。歇息了半天，

忽然想起：“为何今日短了一人？”王夫人知是想着黛玉，前因家书未报：

今日又刚到家，正是喜欢，不必直告，只说是病著。岂知宝玉的心里已如刀

搅，因父亲到家只得把持心性伺候。王夫人设筵接风，子孙敬酒。风姐虽是

侄媳，现办家事，也随了宝钗等敬酒。贾政便叫递了一巡酒，“都歇息去

吧。”命众家人不必伺候，待明早拜过宗祠，然后进见。分派已定，贾政与

王夫人说些别后的话，馀者王夫人都不敢言。倒是贾政先提起王子腾的事

来，王夫人也不敢悲戚。贾政又说蟠儿的事，王夫人只说他是自作自受；趁

便也将黛玉已死的话告诉。贾政反吓了一惊，不觉掉下泪来连声叹息。王夫

人也掌不住，也哭了。傍边彩云等即忙拉衣，王夫人止住，重又说些喜欢的

话，便安寝了。 

  次日一早，至宗祠行礼，众子侄都随往。贾政便在祠旁厢房坐下，叫了

贾珍，贾琏过来，问起家中事务。贾珍拣可说的说了。贾政又道：“我初回

家，也不便来细细查问，只是听见外头说起你家里更不比从前，诸事要谨慎

才好。你年纪也不小了，孩子们该管教管教，别叫他们在外头得罪人。琏儿

也该听着。不是才回家就说你们，因我有所闻所以才说的。你们更该小心

些。”贾珍等脸涨通红的，也只答应个“是”字，不敢说什么。贾政也就罢

了。回归西府，众家人磕头毕，仍复进内，众女仆行礼，不必多赘。 

  只说宝玉因昨日贾政问起黛玉，王夫人答以有病，他便暗里伤心，直待

贾政命他回去，一路上，已滴了好些眼泪。回到房中，见宝钗和袭人等说

话，他便独坐外间纳闷。宝钗叫袭人送过茶去，知他必是怕老爷查问功课，

所以如此，只得过来安慰。宝玉便借此走去向宝钗说：“你今晚先睡，我要



定定神。这时更不如从前了三言倒忘两语，老爷瞧著不好。你先睡，叫袭人

陪我略坐坐。”宝钗不便强他，点头应允。 

  宝玉出来便轻轻和袭人说，央他：“把紫鹃叫来，有话问他。但紫鹃见

了我，脸上总是有气，组须得你去解劝开了再来才好。”袭人道：“你说要

定神，我倒喜欢，怎么又定到这上头去了？有话你明儿问不得？”宝玉道：

“我就是今晚得闲，明日倘或老爷叫干什么，便没空了。好姐姐，你快去叫

他来。”袭人道：“他不是二奶奶叫是不来的。”宝玉道：“所以你得去说

明了才好。”袭人道：“叫我说什么？”宝玉道：“你还不知道我的心和他

的心么？都为的是林姑娘。你说我并不是负心，我如今叫你们弄成了一个负

心的人了！”说著这话，他瞧瞧里间屋子，用手指著说：“他是我本不愿意

的，都是老太太他们捉弄的。好端端把个林姑娘弄死了。就是他死，也该叫

我见见，说个明白，他死了也不抱怨我嘎。你到底听见三姑娘他们说过的，

临死恨怨我。那紫鹃为他们姑娘，也是恨的我了不得。你想我是无情的人

么？晴雯到底是个丫头，也没有什么大好处，他死了，我实告诉你罢，我还

做个祭文祭他呢。这是林姑娘亲眼见的。如今林姑娘死了，难道倒不及晴雯

么？我连祭都不能祭一祭，况且林姑娘死了还有灵圣的，他想起来不是更抱

怨我么？”袭人道：“你要祭就祭去，谁拦着你呢。”宝玉道：“我自从好

了起来，就想要做一篇祭文，不知道如今怎么一点灵机都没有了。要祭别人

呢，胡乱还使得，祭他是断断粗糙不得一点的。所以叫紫鹃来问他姑娘的

心，他打那里看出来的。我没病的头里还想得出来，病后都记不得了。你倒

说林姑娘已经好了，怎么忽然死的？他好的时候我不去，他怎么说来着？我

病的时候，他不来，他又怎么说来着？所有他的东西，我诓过来，你二奶奶

总不叫动，不知什么意思。”袭人道：“二奶奶惟恐你伤心罢了，还有什么

呢。”宝玉道：“我不信。林姑娘既是念我为什么临死把诗稿烧了，不留给

我做个纪念？又听见说天上有音乐响，必是他成了神，或是登了仙去。我虽

见过了棺材，到底不知道棺材里有他没有。”袭人道：“你这话越发糊涂



了，怎么一个人没死就搁在棺材里当死了的呢！”宝玉道：“不是嘎！大凡

成仙的人，或是肉身去的，或是脱胎去的。好姐姐，你到底叫了紫鹃来。”

袭人道：“如今等我细细的说明了你的心，他要肯来还好，要不肯来，还得

费多少话；就是来了，见你也不肯细说。据我的主意：明日等二奶奶上去

了，我慢慢的问他，或是倒可仔细。遇著闲空儿，我再慢慢的告诉你。宝玉

道：“你说得也是，你不知道我心里的着急。” 

  正说著，麝月出来说：“二奶奶说，天已四更了，请二爷进去睡罢，袭

人姐姐必是说高了兴了，忘了时候。”袭人听了，道：“可不是该睡了，有

话明儿再说罢。”宝玉无奈，只得进去，又向袭人耳语道：“明儿好歹别忘

了。”袭人笑道：“知道了。”麝月抹著脸笑道：“你们两个又闹鬼儿了。

为什么不和二奶奶说明了，就到袭人那边睡去？由着你们说一夜，我们也不

管。”宝玉摆手道：“不用言语。”袭人恨道：“小蹄子儿，你又嚼舌根，

看我明儿撕你的嘴！”回头对宝玉道：“这不是你闹的？说了四更天的

话。”一面说，一面送宝玉进屋，各人散去。 

  那夜宝玉无眠，到了次日，还想这事。只听得外头传进话来，说：“众

亲朋因老爷回家，都要送戏接风。老爷再三推辞，说不必唱戏，竟在家里备

了水酒，倒请亲朋过来大家谈谈。于是定了后儿摆席请人，所以进来告

诉。”不知所请何人，下回分解。 

 


